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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梁先生遗书》

内容概要

桂林梁先生，即梁济，晚清名士，哲学家梁漱溟之父。晚清覆亡后，他对中国出路充满迷惘，1918年
自沉于北京积水潭，留遗书自言“殉清”。《桂林梁先生遗书》影印自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共一函
四册，收录由梁漱溟纂辑其父《遗书》六种并《年谱》一卷，并有梁漱溟先生亲笔批校，极为珍贵。
全书共四册。第一册为卷首，有《梁贞端公遗像》、林灏深《桂林梁先生遗书序》、梁启超复梁漱溟
函（手迹影印）及梁漱溟《跋记》、梁焕鼐与梁焕鼎（漱溟）编次《年谱》《谱后记》《思亲记》《
桂林梁先生遗书叙目》。第二册是遗书之一《遗笔汇存》一卷，系梁巨川先生所作遗言，为原迹影印
。第三册是遗书之二至四：《感劬山房日记节钞》一卷，系巨川先生少壮时所为日记；《侍疾日记》
一卷，系巨川先生侍母疾时所作；《辛壬类稿》上下卷，上卷系巨川先生于清末辛亥所拟请代奏疏之
未竟稿，下卷则民初壬子巨川先生所四上内务部辞职书。第四册是遗书之五至六：《伏卵录》一卷，
系巨川先生晚年所为札记；遗书之六为《别竹辞花记》一卷，系巨川先生殉义前所为志永诀之作。末
有曾任民国司法总长的张耀曾作《读桂林梁先生遗书后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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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梁先生遗书》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后以漱溟行世。生于北京，祖籍广西桂 林，顺天中学堂
毕业，其后皆自学。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17
—192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0—1937年从事乡村建设活动。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为国
事奔走，谋求国内团结。其主要著作包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教育论文
集》《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梁济（1859—1918），清末官员、学者。字巨川，一字孟匡，别号桂岭劳人，以字行，广西桂林人。
光绪年间举人。历官内阁中书、教养局总办委员、民政部主事、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斋务提调。梁济作
为晚清名士，于晚清覆亡后，对中国出路充满迷惘，1918年11月10日，自沉于北京净业湖（今积水潭
），遗书言为“殉清”，在当时舆论界引发强烈震动。其子梁漱溟为其编纂遗书遗稿，成《桂林梁先
生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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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梁先生遗书》

书籍目录

《桂林梁先生遺書》第一冊  卷首
梁貞端公遺像
桂林梁先生遺書序    林灝深
梁啓超復梁漱溟書    梁啓超
跋記    梁漱溟
年譜    梁煥鼐、梁漱溟編次
譜後記    梁煥鼐、梁漱溟
思親記    梁漱溟
桂林梁先生遺書敘目
《桂林梁先生遺書》第二冊  遺書之一
遺書之一  遺筆彙存
敬告世人書（戊午九月二十一日）
再告世人（戊午十月初七寅刻絕筆）
敬告世人書（甲寅五月稿未完戊午九月補成）
貽趙智庵書（癸丑五月初三日）
留屬袁馮林周彭五兄書（戊午九月二十七日）
留奉袁玨生兄書（戊午十月初六日）
留奉馮公度兄書（戊午十月初二日）
留奉林朗溪兄書（戊午十月）
留奉周霖叔兄書（戊午十月初六日）
留屬彭翼仲親家書（戊午十月初四日又初五日）
留奉鄒紫東親家書（戊午十月初二日）
貽曹纕衡汪玨齋二君書（甲寅五月二十三日）
留奉林墨青弟書（戊午十月初六日）
留示兒女書（戊午十月初四日中有間斷）
《桂林梁先生遺書》第三冊  遺書之二至四
遺書之二  感劬山房日記節鈔
遺書之三  侍疾日記
遺書之四  辛壬類稿
辛壬类稿卷上
擬呈民政部長官請代遞疏稿（辛亥年）
辛壬类稿卷下
呈內務部陳請退職書（壬子年中秋前一日）
再上內務部書（壬子年九月十三日）
三上內務部書（壬子年十月十八日）
四上內務部懇准退職書（壬子年十二月二十日）
《桂林梁先生遺書》第四冊  遺書之五至六
遺書之五  伏卵錄
遺書之六  別竹辭花記
讀桂林梁先生遺書後序    張耀曾
後記    梁培寬 梁培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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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梁先生遗书》

章节试读

1、《桂林梁先生遗书》的笔记-梁启超复梁漱溟书

                漱冥宗兄惠鉴：读报知巨川先生遗文已裒辑印布，正思驰书奉乞，顷承惠简先施，感喜不可言
罄。读简后，更检《伏卵录》中一段敬读，乃知先生所以相期许者，如此其厚，而启超之所以遇先生
者，乃如彼其无状。今前事浑不省记，而断不敢有他词自讳饰其罪，一言蔽之，学不鞭辟近里，不能
以至诚负天下之重，以至虚憍慢士，日侪于流俗人而不自觉，岂惟昔者，今犹是也。自先生殉节后，
启超在报中读遗言，感涕至不可仰(后读公著述而喜之，亦殊不知公即先生之嗣，宰平相告，乃知之，
故纳交之心益切)，深自懊恨，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岂知先生固尝辱教至四五，乃我乃偃蹇
自绝若此耶?《伏卵录》中相教之语虽不多，正如晦翁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其所以嘉惠
启超者实至大，末数语盖犹不以启超为不可教，终不忍绝之，先生德量，益使我知勉矣。愿公于春秋
絜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报先
生也。《遗书》尚未全部精读，但此种俊伟坚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纸只字皆关世道，其效力即
不见于今，亦必见于后。吾漱冥其益思所以继述而光大之，则先生固不死也。校事草剏，课业颇忙，
又正为亡妻营葬，益卒卒日不暇给，草草敬复奉谢，不宣万一。

启超再顿首   十月一日

2、《桂林梁先生遗书》的笔记-后记

                先祖梁济（巨川）先生的遗书，在他捐生遂志的次日，如其所愿将《告世人书》和致友人书信
多通，由《京话日报》连载多日，全文刊布于世，时在一九一八年。
        遗言中最撼动人心的是，他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 
        先父（漱溟）自责虽将纂辑遗书、遗稿引为己任，“终赴之不急”，一九二五年始“谢外务”，
藉寓清华园整理出遗书六种三卷，又撰成《年谱》《谱后记》《思亲记》，共为四卷。同年，交京华
印书局印行出版。
        一九二七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现在（二〇一三年）商务印书馆又据第一版以扫描方式作第
一次之再版。前后相距八十七年，而先父亦已辞世廿五年。
        不待言，出版、再版均是非营利的。
        祖父自清末时，极力赞助“开民智”的努力而未尝参与维新运动。辛亥年，他觉得革命已成风气
，清廷以退位方式交出政权是可行的。清朝，“数百年一改之国也”，国性在，中国可以“数千年岿
然建立，赓续不亡”。使他痛心至极的是，号称民国的政府全不见有“重民之实”；政风、世风较“
二十年前相去天渊”。倘下滑不止，岂不又将断送民国！这是不堪想象的！“故以一死泣告世人，求
世人勿以先民教义为迂谈”。 
        他是怀着这个担心自沉入水的。
        在先祖父心中，国性是什么？他的表述浅近易懂又出人意料，那是“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完全
不拔高。由此可见，他理解的国性是最基本、最基础性的道德规范，可以不见诸文字而见诸人心，见
诸舆情。他视之为“抟捖民心之信条”。
        先祖父对国性的另一解释尤令人深思，那就是：人人“于世道有责任”。并非谁作表率的事，凡
生为中国人，便当然地对国家社会有一份责任。今天，先祖父若得重生，一定会不认得自己的国家，
发现世界也已非他在世时的那个世界。
        毋庸讳言，我们现在经济发展有路，强国有方。但言及另一方面，姑且一句话带出当前全社会的
病痛——事故多发。若问何以至此，则又可用四字概全——人心浮躁。具体说，责任所在，漫然应对
。浮躁，时下掩盖真因的说辞。
        让我们做长远的努力规复国性吧。

梁培宽 梁培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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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梁先生遗书》

二〇一三年八月三日于北京

3、《桂林梁先生遗书》的笔记-遗书之五《伏卵录》

                 吾真心倾慕梁任公，积仰数十年，以为救中国之第一人。癸丑年，至欲以死荐诸国民之前，
徒以吾性迂拘，不事酬应攀缘之末，故未与通声气，仅以尺书道达萍踪鸿雪，求写扇联，自谓闻声之
思，气类相感，必邀鉴也，乃于往事近事绝不咨询。吾往五次，不得一遇，扇联迄未一写，绝无答复
一言，并口传亦未有，曾托瘿公代询，亦不知问及否。要之其意以为草茅之中决无佳士，朴鲁不能文
，暗淡无名位者，决不足与谈治国之事也。其所与谈者皆饮酒赋诗，能文章，工翰墨，身居显贵，应
酬联络，金可任挥之人，以哀时托之文字，以气节寄诸诗歌，以救民救国为口头禅，而日以聊且自娱
为务者也。壬子年，任公演说云:“京师恶空气太多，吾来京半月，已觉恶空气触吾脑，易薰染，恐久
而不自知，亟当避去，以免官场恶习。”此言岂非高洁，何以为总长后亦随俗同化，与旧官僚无异？
至其对于人才，他人吾不知，而吾则躬逢鄙弃，与余未见一面，未接一谈，安知余一钱不值？彼日日
唱和之文人，又何尝真以民事为心，绝不计寒俭中有人才否，亦不问我来历何如，并扇头写字小事，
亦永久杳然，是否与滥官僚同一为构造恶空气之人，而一生之痛哭救亡，求真才行实事，亦不过言焉
而已耶？顷见其为小叫天题刺绣渔翁图，有“四海一人，偶然玩世，歌泣劝人”诸意，甚矣文人之不
求真际，古今黑白是非全颠倒也。叫天贱优，为社会之大蠹，其一生积秽稔恶，纸不胜书。此辈万事
懵然，姑不必责望私德，但就其迎合孝钦大势观之。戊戌八月，此辈谄谀声口，谓：“康有为、梁启
超叛逆大罪，虽剁成肉酱，不足蔽辜，若使我叫天遇之，亦能于已死之尸上跺三脚，又唾之，以报老
佛爷之恩，消胸中之恨也。”似此语气，实为戊戌八月之流行品，而优伶、太监相见，则的的确确尤
以此为亲切畅快之言，不独对康、梁如此，即对德宗亦如此，吾实真知灼见，而又知不足为此辈责备
，盖彼等惯例若此也。至其奸恶诈骗，骄傲狠毒，凌虐穷民，倚势招摇，皆彼辈之第二天性，不能胜
言，独怪一人文人品评，便成圣贤节义之流，而任公有暇为叫天题诗，无暇为我写字，何其无气类之
观念至于如此！或者以叫天为有名之人，而我之卑微无闻不足以动之耶？我终不忍没任公二十年救中
国之心，而犹希望其能行所言，不判成两橛也。故于挽麦孺博诗文犹极钦重之。乙卯正月记。纸窄字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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